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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the awakening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ppeared in Western Europe. 
People began to express their ideas of nation-state in their own dialects. In this context, Dante also 
tried to use colloquial writing and defended the colloquialism, saying that the colloquialism was 
not vulgar, hoping to form Italy’s own national language and cultivate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Italian compatriots through this way. Dante’s writing method attracted criticism and incom-
prehension from his contemporaries, but history proves that Dante’s writing style found a new 
spiritual home for the Italian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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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世纪晚期，西欧出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以各自的方言表达他们的民族国家观念。在这种背

景之下，但丁也尝试着运用俗语写作，并且为俗语做辩护，认为俗语不俗，希望通过这种写作方式来形

成意大利自己的民族语言，并培养意大利同胞的民族意识。但丁的这种写作方式招到同时代人的批评与

不解，但是历史证明，但丁此举为意大利民族寻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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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但丁曾被马克思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 (p. 249)，可见

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丁生活在文艺复兴初期，那一时期的名家巨擘都是用拉丁语进行写作，甚至

一批号召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文艺复兴学者也把目光投向于古典拉丁语的回归。在这样一种时代

大潮之下，但丁却逆流而上，通过对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变化的深入观察和尖锐剖析，

将关注的重点由对上帝和天堂的盲目崇拜转向了对人性的肯定与世俗生活的赞美，推崇俗语写作，不仅

写作了为俗语进行辩护的《论俗语》，而且还用俗语写作了不朽名作《神曲》，但丁的俗语写作问题已

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探讨，但大多都是从文学理论或者文学批评角度，并未深究但丁运用俗语写作的历史

背景以及这种写作手法所反映出来的但丁的民族思想，故此，本文依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和学界研究的成

果，力图从历史学角度，从但丁写作的系列文本着手，立足但丁生活的中世纪晚期西欧的社会历史变化，

对但丁俗语写作的历史背景及内容做一个综合分析，并由此探寻但丁高度的民族意识以及他推崇的俗语

写作所产生的深远的历史文化影响。 

2. 俗语写作及其原由 

1265 年，但丁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但丁在少年时代读了许多书，“在知识

的领域，他涉猎广泛，对美术、音乐、诗学、哲学、神学、神学、伦理学、历史、天文、地理和政治都

有很深的研究，成为那个时代多才多艺、知识渊博的学者”[2] (p. 1)。但丁少年时代就好学深思，在学校

里学了有关拉丁文、逻辑学和修辞学的初步知识，后来又跟著名的学者布鲁内托·拉蒂尼学习修辞学，

包括当众演说和写拉丁文书信的艺术。但丁在其早期的学习中，主要是以拉丁文为主的。随着罗马帝国

的衰落，拉丁语不得不让位于各民族语言，尽管拉丁词根深在意大利，但由于它和公众的生活中使用的

语言的差距越来越大，逐渐演变成教士和一些学者等少部分人使用的语言，但丁在目睹了意大利四分五

裂，各城邦相继建立新的割据政权的情况下，便开始反对拉丁语，提倡俗语。但丁第一部用俗语写作的

作品是《飨宴》，这也是“意大利第一部用俗语写成的学术论著，打破了中世纪学术著作必须使用拉丁

文的清规戒律”[3] (p. 5)。在这之后，但丁又用俗语写作了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朽名著《神曲》。在

《论俗语中》但丁给俗语下了一个定义，在他看来，俗语就是“小孩在刚一开始分辨语词时就从他们周

围的人学到的习用语言，或者更简短地说，我们所说的俗语就是我们模仿自己的保姆不用什么规则就学

到的那种言语”[3] (p. 582)。在定义了俗语之后，但丁又指出，在俗语之外，还存在其他语言，即“另外

一种派生的言语，就是罗马人称作文学语言的”[3] (582)。但丁之所以要在当时拉丁语统一文化界的情况

之下使用俗语写作，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在但丁看来，在这两种语言之中，俗语更为高贵，“首先，它是人类的原始语言；其次，全世界的

人都在使用它，虽然所使用的俗语在词汇和发音方面各不相同；最后，对我们而言，俗语是自然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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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相比，拉丁语是人工的”[3] (585)。而且但丁口中的那种派生的语言，因为有着十分严格繁琐的语法规

定，所以需要费很多时间来学习它，因此掌握这门语言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但丁在《飨宴》中也谈到拉

丁语的普及率低下，此时但丁认为不仅是女性，甚至绝大多数意大利人都是拉丁语盲，“一千个人中只

有一个人精通拉丁语”[3] (590)。俗语则不然，其使用的人十分多，受众面也比拉丁语广泛的多。同时，

经过中世纪教会神权的发展，拉丁语在此时已经变得有些僵化了，其表达繁琐、复杂，不易被掌握，它

被认为是“上帝的语言”其使用范围十分狭窄，主局限于西欧的教会、教士阶层和西欧的文化范围之内，

在民众中不是很普及。相比于拉丁语，俗语更加灵活，同时也能更好的阐释人的心里想法及一些社会变

化。因此，但丁如若想与下层民众进行交流，想要将自己的民族思想灌输给下层民众，俗语是一个更为

合适的选择。 
在当时，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即在这一时期，拉丁语已逐渐僵死，与日常生活语言脱节，而且与基督

教神权联系在一起，成了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但一经规范之后，逐步演变成了人工的语言，只有少数

人能够运用，并且必须费许多时间勤学苦练。每一个孩子学习拉丁语，不是自幼从环境学来的，而是根

据语法规律学来的。拉丁语在当时成了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许多学校的名称就叫做“拉丁语学校”(如
丹麦)，或称之为“语法学校”(如英国)。但丁称当时规范的拉丁语为“文言”(Grammatica)，其字面的意

义便是“语法”。语法是中世纪文化的基础，是自由的“七艺”之一。它在当时对于拉丁语的规范是非

常重要的。这种规范的拉丁语与日常生活语严重脱节，日益僵化，既影响了拉丁语在生活中的作用，也

影响了文化的发展。 
其实在但丁选定用俗语进行写作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那便是整个意大利地区俗语如此之

多，该采用哪种或者说哪个地方的方言进行写作呢？“我们看到仅仅在意大利就有十四种不同的俗语，

每种俗语自身内部还有分支……我们会发现，在世界的这个小角落里，竟然有一千多种不同的语音，甚

至更多”[3] (p. 587)。在这种情况之下，但丁为自己认为理想的俗语制定了标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意

大利的光辉的、基本的、宫廷的、法庭的俗语就是那属于意大利一切城市而又不专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城

市的那种语言，意大利一切城市的方言都以此来计量、权衡和比较”[3] (p. 589)。在《论俗语》第一卷的

第 17，18 两章中，但丁专门解释了“光辉的、基本的、宫廷的、法庭的俗语”这四条标准。最终，但丁

选择了用托斯卡纳地区的俗语来进行写作。 
除了使用功能方面的考虑之外，但丁使用俗语写作更多的是基于其民族精神。但丁时代的意大利并

不是一个统一国家，而是处于一种群龙无首、四分五裂的状态，这种割据状态导致意大利各地干戈送起，

流血不止。人们民族意识虚无，不仅缺乏整体的国家民族观，甚至缺乏整体的意大利这种概念。对此，

但丁忧心如焚，他关心意大利的命运，试图帮助更多的意大利人树立整体的“意大利”和“意大利人”

的观念，但丁在塑造人们观念上的整体“意大利”时其中一个方法即使用俗语写作。但丁时代，意大利

主要盛行两种语言，一是拉丁语，属当时的官方语和国际语，因而倍受推崇。另一是俗语，属意大利民

间方言，因其地方性和民族性而倍遭轻视。但丁基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发自内心地热爱俗语，亲切地

称之为“我的祖国语言”[4] (p. 275)。为了使地方性的俗语成为“全意大利的民族语言，但丁一方面对俗

语进行理论探讨，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上用俗语进行创作。《神曲》就是这种创作的结晶。通过但丁的努

力，他所使用的“托斯卡纳方言成了新的民族语言的基础”[5] (p. 372)。当但丁写作《论俗语》的时候，

他已经把创建统一的意大利民族语言的大业放在心中。《论俗语》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敲响了久已残破的

拉丁语的丧钟，在但丁看来，统一的意大利民族语言不仅是诗歌创作的载体，而且具有意大利民族在政

治和伦理方面的意义，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他所试图找到并加以限定的这种光彩的俗语，将

不仅被用于提高意大利诗歌实践的水平，尽管它肯定有这种效果；它还是一种力量，以改变意大利半岛

居民所正挣扎于其中的痛苦和黑暗的现实生活”[6] (p. 292)。同时，但丁在拉丁语和意大利俗语之间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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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还积极为俗语写作进行辩护，在在为意大利俗语辩护的过程中，但丁展现出了丰富的语言思想和高

超的辩护技能。他的语言思想没有局限在纯粹的语言学领域 ，他认识到语言和政治之间紧密的联系，希

望语言的统一能和意大利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相辅相成。 
在此，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下但丁的民族精神或者其为意大利规划的民族出路。但丁关于意大利命运

的思考基本孕育在他的两部作品之中，一是《神曲》，二是《帝制论》。 
在但丁用俗语写作的《神曲》之中，可以看出其在努力构建一个整体的意大利。但丁对当时意大利

的四分五裂以及党派纷争十分痛心，其在《神曲》之中写道：“唉，奴隶般的意大利，你哀痛之逆旅，

你这暴风雨中没有舵手的孤舟，你不再是各省的主妇，而是妓院!那高贵的灵魂，只是听到人家提起他故

乡的可爱名字，就急于在那里向他的同乡人备致问候；而你活着的人民住在你里面，没有一天不发生战

争……”。面对这样一种分裂状况，但丁设想了两条民族自救的道路。第一条，就是依靠意大利人自救，

即通过建立一种完整的民族意识，由意大利人自己停止内乱和堕落，建立一个新的、完整的意大利国家。

因此，在《神曲》中，但丁不断用意大利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来刺激他的意大利读者，唤醒意大利同

胞的民族危机感以及民族责任感。但现实中意大利一盘散沙的情况也使得但丁在民族自救之外，还为意

大利设置了第二条出路，这第二条路，就是期盼救星降临，期盼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和政权来制止意大利

的纷争。但丁期盼的这个拯救意大利的救星是亨利七世，在《神曲》中，但丁将日耳曼皇帝亨利七世预

置于天国，并借俾德丽采之口说： 亨利七世将去整顿意大利。但丁对日耳曼皇帝的推崇。主要基于两点

考虑，在意大利政治势力中， 日耳曼皇帝是唯一能和教皇相抗衡的势力，而中世纪的意大利，形式上隶

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帝国皇帝在名义上也就是意大利的皇帝。但丁从他的政治历史观出发，认为皇

帝来治理意大利是自然合理的，故一心希望亨利七世来帮他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帝制论》中，但丁把神圣罗马帝国与古罗马帝国联系起来，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继承，意大利

是古罗马帝国的统治中心，意大利人则是古罗马人的后裔。这种联系把但丁引上了歧途。他给意大利人，

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构画出一幅不现实的、虚幻的政治图景。主张建立日耳曼皇帝为首，以意大利为中

心的“世界帝国”，希望在这个帝国中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世界帝国由一个君主统治，但他不是专制

君主，而是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监察者、指导者、仲裁人；帝国排除了教会干涉，建立在世俗的法

律基础上，它承认各地区和各民族的差异，各民族可以在不违背世界共同法律的前提下，制定自己的专

门法规。帝国的目的是建立和平与秩序，以促进人类幸福和自由。但丁的这种世界帝国的设想注定是不

符合历史潮流的，虽然他真心的希望意大利统一、和平、繁荣、稳定。 

3. 俗语写作的历史影响 

但丁选择俗语写作无疑是在向平静的湖面上投掷一颗石头，势必引起阵阵波澜。因为时人对写作语

言的选择决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兴趣的问题，而是代表着整个文艺复兴的一种价值取向，即恢复古代希腊

罗马文化。这一时代大业的首要着眼点就是对古典拉丁语的回归，它是文艺复兴时期进步的人文主义思

想家的共识，也是时代的必要性。拉丁语自古罗马时代以来，在中世纪教会长达千年的使用中已经蜕化

瓦解，应运而生的是许多“俗语”；此时的拉丁语亟需正本清源。而且自罗马帝国时期，拉丁语就逐渐

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语言，而且在漫长的中世纪拉丁语作为基督教文化传播的媒介，作为神学的代言者，

向来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长久以来在思想领域培植了一种非此莫属的权威心理。基于但丁生活的时

代而言，他的这样一种选择，无疑会招致许多名家大师的持批判。维吉里奥(Virgilio)被认为是最早评论

但丁的人，他钦佩但丁的诗才，但显然不赞成但丁对俗语的选择。他在 1320 年(但丁逝世的前一年)写信

给但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但丁的不理解，为何一个如此成熟博学的诗人在表现如此重大的主题(weighty 
themes)使用了意大利“俗语”而不是使用拉丁语：“……但您却是用俗人的语言写诗呀！僧侣们轻视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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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即使它们是稳定的，它们仍有一千种习惯用语呀。而您列名于自己前面的五位诗人无人使用这种市

并语言写作，那个带您走向天堂的人也不用它”[7] (p. 105)。在此可见维吉里奥对于但丁本人是充满尊重

的，但是对于但丁运用俗语写作却是无法理解，甚至将但丁在《神曲》中安排在自己前面的五位古代伟

大诗人也搬了出来，来对但丁的俗语写作作更大的质疑。维吉里奥在后面所写的话更加赤裸的表现出他

对俗语的鄙夷与不屑，他说：“请您也宽容我的一时冲动，让我大胆进言:请不要过分慷慨地把您的珍珠

扔给卑贱者，也不要把粗鄙的服装披在缪斯身上”[7] (p. 105)。在这里，维吉里奥将那些不懂拉丁语的人

成为卑贱者，将俗语比喻为粗鄙的衣服，并且对于但丁俗语写作这一行为表示强烈的愤慨，由此可见但

丁在那一时期采用俗语写作是一个多么大胆的决定。 
但丁的传记作家之一，同样也是被誉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薄伽丘，也对但丁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

他认为但丁“如果用拉丁语写作的话，成就会更大”[7] (p. 14)。《但丁：批判的遗产》(Dante: The Critical 
Herilage)的作者希瑟教授把但丁批评中的“俗语问题”比作一把无情的剃刀，以至十五世纪里无数对但

丁持肯定态度的评论都被这把剃刀砍削，原因只是但丁“使用了不该使用的语言”。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有越来愈多的人文主义者如但丁一般采用民族语言写作，以期培养同胞的民

族意识。在 15、16 世纪，随着工商资本主义的逐渐强大，各个国家都出现了建立民族国家、运用民族语

言进行写作的思潮。但丁要求创造“高贵的俗语”的理念在后来的人文主义者那里获得了更加自觉的遵

循。人文主义者文论对民族语言的重视，更是直接表现了新生资产阶级要求国家独立、民族统一的政治

理想。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都是各自民族语言的维护者和奠基人。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进

行创作，实际上就是要使文学摆脱权力话语束缚，为多元文化之间平等对话创造条件，为平民文化赢得

一席之地。在《堂吉诃德》中，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1547-1616)特别谈到了用本民族语言进行

创作的重要意义。他借主人公之口指出：“伟大的荷马不用拉丁文写作，因为他是希腊人，维吉尔不用

希腊文写作，因为他是罗马人。一句话，古代诗人写作的语言，是和娘奶一起吃进去的，他们却不用外

国文字来表达自己高超的心思。现在各国诗人也都一样。德国诗人并不因为用本国语言而受鄙薄，西班

牙诗人，甚至比斯盖诗人也不该因为用本国语言而受鄙薄”[8] (p. 166)。 
作为倡导俗语写作的先行者，但丁的俗语写作最先也是最明显的一个影响是开创了意大利文学的新

时代。俗语文学自但丁开创到十六世纪正式成为意大利语言文学，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了但丁当初这

一选择的伟大历史意义，也证明了但丁以博大精深的诗歌内容与民族化创新形式对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创，

他同时也奠定了自己的一种崭新的诗学思想，这是一种充满广义上的伦理精神的诗学思想。 
除了在文学方面产生影响，但丁俗语写作的另一个影响则是促进了意大利民族语言的产生。中世纪

晚期，西欧出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以各自的方言表达他们的民族国家观念。在这种背景之下，

但丁也尝试着运用俗语写作，这种写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但丁对于其故土的热爱，“我的辩护足

以表明，我使用俗语是出于对祖国语言的天然的热爱”[3] (p. 592)。但丁的这种俗语写作，很大程度上是

表达一种民族认同感，作为意大利民族运动的文化领域的体现，意大利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强烈的民

族认同感。对此，布克哈特有十分明确的阐述，他认为：“但丁在意大利的语言和文化上找到一个新的

故乡”[5] (p. 129)。约翰·斯科特(John A. Scott)从历史和社会变化的大视野下，对于但丁在推广意大利俗

语方面的巨大贡献作了十分深刻的评价，他认为: “所有的意大利诗人都有责任发展意大利的语言，即

俗语”[9] (p. 32)。但丁还特地将作为古拉丁语的方言和意大利当时的俗语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自己关于建立意大利语的方案。他的方案虽然最终未能完全如愿实施，却显示了他与作为基督教

专制工具的拉丁语的抗争，和为意大利全境的统一而努力的思想。后来的意大利语正是在拖斯堪方言(意
大利地区所流行的一种通俗拉丁语)的基础上演化而成的，其中无疑受到了但丁的影响。 

但丁的俗语写作也有助于意大利民族意识的形成。中世纪晚期，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意识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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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一阶段西欧社会的主要特征，但是，由于世俗君主和罗马教皇之间的斗争，意大利一直处于分裂的

状态，但丁在其作品中通过对西欧社会现实的描述，隐喻了意大利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神曲》虽然是

但丁梦游“三界”的经历，但其中的许多人和事都取自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其中，但丁将意

大利人看作是古罗马人的后裔，期盼意大利民族能够像其“祖先”那样再次得救，并建立一个统一的民

族国家。但丁在“三界”的旅途中不断询问“有没有意大利人？”在地狱中，以“在沥青下面的其他罪

人中，你知道有谁是意大利人吗？”[3] (p. 143)隐喻意大利的独立性，以“你告诉我这里的人们中间没有

意大利吧？”[3] (p. 201)隐喻意大利是统一的民族国家，贯穿其中的是，但丁对意大利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的强调。在 18 世纪意大利民族精神高涨，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把但丁当做革命的旗帜，由此可见但丁对

于意大利民族的伟大贡献。 

4. 结语 

俗语写作自但丁开创到十六世纪正式成为意大利语言文学，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但丁当初这一选择的

伟大历史意义，也证明了但丁以精巧的诗歌内容与民族化的创新形式促进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启。在拉

丁语一统天下的时代，但丁能够率先采用俗语写作，实在难能可贵。这种转变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学写

作形式的转变，更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语言思想没有局

限在纯粹的语言学领域，他认识到了语言和政治之间紧密的联系，希望语言的统一能和意大利民族独立

国家的建立相辅相成，他的俗语写作极大地促进了意大利历史文化的发展，开创了意大利文化的新时代，

同时也为其他西欧各国提供了借鉴。此外，但丁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塑造意大利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凝

聚力的重任，促进了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为意大利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坚持

俗语写作的精神以及将自己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的爱国精神也对意大利人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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